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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的忧伤》读完了。这网上的“老韩头”、现实中的韩雨山给读者

带来了什么？——所有城市都是一个城市，所有日子都是一个日子，你无

处藏身；《淡淡的忧伤》给人们带来了什么？——东北人咋整？东北人没

整！？东北人咋整都行！掀开你身上的季节和年代，东北人的一生始终是个

孩子。懒得长大，盲目要脸；赶上车祸不回家，碰上不平搭条命——真是

一方水土长一方常识。

    

说他没文化，他办事贼讲究；说他人讲究，他指定靠不住——比较四

方人物性格，东北人确是敢于表现勇于尴尬的楷模。

    

东北没有少年。东北人一出生就老了，你不老也得装老，只有装得老

才能过一生。你看看作品中的韩雨山，一夜之间挥霍了多少儿女情长，你再

看看作品外的韩雨山，一个二十几岁的东北少年，人已经是一座火山喷过，

正初歇在天边，若隐若现，走近他容易，真要靠近他却已经很难很难。还是

常言说得好，惟有忧伤，或许淡淡。

序

郭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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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的春天在我活了这么多年的生命记载中，是最美的。以至

于现在，或者是以后，每当我看到绿油油的草地和瓦蓝瓦蓝的天空，我脑

袋立刻回到那时的情景，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美”，或者可以更深刻——

“贼美”。

那年春天我还一个人猫在俄罗斯的小城镇中，我曾经在我写过的一些

破烂东西中无数次地描绘过在那时那里我眼球曾收录过的一切，如果你经

常留意我这个比较像混蛋的混蛋写出的文字，你就一定会发现这个规律。

俄罗斯的那个小地方叫什么名我就不说了，因为在那片傻大傻大的土地

上有太多跟我描绘的样子差不多的地儿了，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志我可能都

混淆了，但是现在我不能。那时我住的地方和我一样被孤立了起来，那是

一栋二十一层的宿舍，请注意是一栋，只此一栋，也就是说在它的周边方

圆几里之内除了几个小木头房子之外啥都没有，全他妈是荒地。我就住在

那个楼的顶层，所以我站在窗口放眼望去，那视觉感受就是勇往直前无法

阻挡。还有一个最神奇的事情，那就是伏尔加河在这座楼的四周画了一个

带着缺口的大半圆，然后跑了。就这件事儿整得我都有点儿纳闷，伏尔加

河如果像只有十几二十米宽的饮马河一样我一点儿都不感到稀奇，但是不

是，我开始到那里不知道它是河的时候，一直以为它是海，当然是河是海

都无所谓，反正都是那玩意儿。不过这些东西完美地塑造了一个美丽的画

面，然后我坐在二十一层的阳台上，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没有人能听懂我

的话，我甚至很少能看到人，即使看到了也都是在河边脱光了衣服和裤衩

的俄罗斯大妞。在那个城市那座楼上那些优美的画面中只有我这么一个中

国爷们儿，多美的事情啊！开始的阶段我是这么认为的，后来我觉得有些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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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单了，开始想在国内的那个女人那个谁谁谁要是能在这该多好，我天天

搂着她坐到楼下的伏尔加河边喝啤酒去。还有我国内的那些哥们儿要是能

在这该多好，我天天领着他们跑到楼下跟那些一丝不挂在晒太阳的俄罗斯

美女喝伏特加去，啥时候把她们干倒啥时候为止。但是这些还是我一个人

傻了吧叽的幻想，过去的都他妈过去了，谁也没有闲心陪我玩儿了，尽管

我的心我的梦都还在他们身边，但是我已经死了，死得音信皆无。

后来我开始试着记录我脑瓜子中的一切，于是写这本小说的雏形阶段

也就形成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伏尔加河边上，身边摆着几盒烟，说

实话我贼能抽烟，我觉得我完全能够把自己抽死，但我太爷的经验告诉我

不到你死的时候你一天抽十盒也白扯，因为他就是一天到晚烟袋不离嘴，

结果人家活到一百零四，谁也整不了。我好像又跑题了，那天还有几瓶酒，

我记得我后来迷糊了，然后眼前的河面上开始演电影，那场电影的场地和

演员我都是贼熟悉，看得我傻呵呵地哭哭笑笑，因为那时我的脑袋成了一

个投影机，眼前上演的完全都是属于我自己的画面。我的家、我的天地、我

的一切都在那里，那就是那个城市长春，一个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地方，

再加上那帮愣吵的傻小子，当时这本小说的名字立刻就蹦出来了，《长春垃

圾》。“长春”不必废话了，“垃圾”是什么？无用之物？我说不一定。一个家

财万贯开奔驰住别墅的大款家里可能连二十一英寸彩电都成了垃圾扔到了

门口，但被别人捡到了却会当成宝。再或者说一个普通人家他可能把一个

明朝的破碗当垃圾扔了，因为用着扎嘴，但到别人那里又成了宝贝。可能

这些解释都有些牵强，你也可以说我在扯犊子，不过我只是想说我用“垃

圾”两个字不是用来表明这些人就是无任何用处的废物，当然对于有些地

方确实是这个样子，比如说这些人对……来说就是正经八百的无用之物。

但《长春垃圾》这个名字我却使用了很久，很多人因为这个名字认识了我，

我也因为这个名字认识了很多人，原因我可以这么认为，这个社会上还有

许多不愿成为垃圾的垃圾。我描写他们了，也描写自己了，无论是正面的

还是反面的我都写了，我绝对不是夸这些人，我甚至想站在墙头上骂这些

人：“你们他妈的怎么活的？”但偶然之间我又发现我可能是在骂自己。但

在这里我不是被孤立的，我有一大帮子一大帮子的难兄难弟，站在这个社

会的街头你随时都可以看一下，有多少人在这样活着，有多少人正眼看过

他们，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但我承认，甚至我一样要

告诉你们也应该承认。人无论怎么活，只要你觉得自己不憋屈就行，没事

儿你就叫一声爱咋的咋的。消停的时候你再好好深思一下，你活着有多少

痛苦，有多少是你控制不了的，有多少是你不愿接受的，有多少过去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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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又追悔莫及的，最后你一定要想这些都是谁造成的，我想真的到了那个

时候你一定跟我一样只有傻呵呵地骂自己了，因为你无论把什么东西拉出

来当垫背的，你都觉得牵强，这是我们躲闪不了的心中的感觉。

这部小说我写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是我写过的东西中最耗费我心思的

一个，但我不能说它是最好的，我的每一个东西我都不敢说好，我认为都是

乱七八糟的。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平淡，但平淡中对于那些东西的

一丝淡淡的忧伤还是有的，所以现在的这个题目我也认为是贴切的，因为我

写的这些不可能是在我龇着牙笑的状态中写出来的。很多时候我喝着酒叼着

烟一天到晚地坐在电脑前，那时明显地感觉到我的倾诉欲望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发挥，就这样舞舞扎扎噼里啪啦的写出了这么多。累的时候我就会到楼下

的草地上躺一会儿，那时候的感觉就跟皇帝一样，整个四面八方的草地都是

我的床，我可以随意滚动。就这样躺在楼下随着思想四外圈转悠一会儿又回

到楼上开始写，说实话那段时间写得特别有激情，而且那种激情保持得特别

长久，一直到我把这篇东西写完才算彻底歇菜。写完了之后我从头到尾看了

一遍，过程中竟然像个傻×一样有时哭有时笑，有时扔在那里不敢接着看下

去，只有到楼下走一圈恢复一下情绪才又回来接着看这个似曾相识的故事，

我也只有把它当成故事看的时候我才是最正常的。当我认认真真地把自己白

话出来的文字看完之后，那种成就感只有多少年前把我第一个女朋友拿下时

才享受过，甚至埋藏不住一种激动，蹦蹦跳跳疯疯癫癫的。无论我写过多么

成功的文字，也从来没有过这篇东西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特别过瘾，肆无

忌惮，里面的脏话我收集起来就能有一箩筐，当然不是说有脏话就是畅快，

写东西的人有几个能无所顾忌地释放开自己的真实语言，我敢说没有几个，

甚至在正规层次来说我也做不到，我只能做到肤浅的真实。后来我把这篇东

西储存了起来，我发誓我这辈子都要保留它，绝不对他做一丁点儿的改动，

一个字都不行，即使是错别字。但是后来我还是改了，呵呵……

后来我回国了，很多人看过这篇东西，又有很多人很诧异，还有很多

人傻呵呵地问我“这些是你经历过的事吗？”当我点头的时候他们就会说：

“拉到吧！扯犊子。”我只有笑笑然后沉默不语。有了这样的经验别人再问

我同样问题的时候，我就开始摇头了，结果我得到的答案又是：“操！是就

是呗！还怕别人知道哇？！”最后我只有笑着感觉到莫名其妙，是不是真实

的有你们屁事儿，好看你就看，不好看就拉倒，谁也没拿枪逼着你让你看，

都他妈有毛病。不过到最后我还得说一句人话，就是我写的这些到现在看

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估计应该不是了。记忆是最能玩

儿人的家伙，比如说二十年前你向一个小姑娘表达情感，结果不但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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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挨了一嘴巴子，当时你觉得委屈但为了面子你还得跟朋友吹牛×，“那

啥！她答应我了，但那贱货要求我每天必须接她放学，我他妈哪有那时间

啊！还是拉倒吧！”就这样你骗过了你的朋友，在今后的二十年间每当有

人提起或者记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以同样的答案来应对。二十年过

去了，你现在自己在想起那件事情你就早已经忘了那一嘴巴子了，甚至在

你思想中代替那一嘴巴子的很有可能是那个小姑娘哀求你每天放学接她的

表情。所以说记忆是不可相信的，在我这里是这样，在你们的身上也是一

样。当然还有一点是最重要的，无论我算不算个正经作家，我都可以说作

家是最能骗人和最会骗人的家伙，甚至大多数的时候他们都会连带着把自

己一起骗了，而且任何人说它是错误的都不好使，事实就在他们口中。所

以说你们千万别相信我，就当一个傻×在瞎白话就对了，无论是真是假你

该喜欢还是喜欢，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就别看，如果你还舍不得，那你就

看，我告诉你至少你能在里面找到一种感觉，那就是理解生活。

文字留在每个人心中都是瞬间的，假如有永恒那就是文字中所传达的

感觉和心境，我不奢求我的文字可以做到，但我希望每个人观瞧的时候不

是不哭不笑的，至少有点儿感觉，因为就在此时我自己心中的感觉是波澜

壮阔的。过去很久了，写这篇东西的日子也过去很久了，但是当我坐在这

里想为这篇东西写上一堆话的时候，我又一次想起了里面的那些故事，尽

管我现在已经远离了那种心态，但我想她们，很想，很想……孟姐和小雨

是完美的，绝对没有瑕疵的，至少在我这个混蛋的脑袋中永远是这个概念。

说到这里也许一定有人会在想她们是真实的吗？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

答，因为在我的心里她们确实是真实的，但在别的地方我不敢确定，只是

不敢确定。也许孟姐这样的女人是每个男人都在渴求的女人形象，小雨是

一个超越世俗的精灵，用她的闪亮驱散着世界低俗的角落，我爱她们，深

深地爱着，无论何时。假如你们合上这本书的时候也爱上了她们，那我告

诉你，你是一个尊重自己的人。虽然我傻了吧叽的不懂得尊重，但我承认

我有些自恋，而且执著。算了！够了！我再说下去会有人拿臭鸡蛋扔我，

所有的感觉你们自己去领悟吧！实在领悟不到你就骂我吧！既然摆出来

了，骂和夸我都低着头忍着，这时候你们的权利可大了，拿我的面子当臭

鞋垫也是完全可以的。但，作品是神圣的，因为无论再破烂的小说当中也

有它独到的思想境界，深邃或者浅薄都无所谓，只要它让你感受到思想它

就是神圣的。这本书里面有什么思想？在这里我就闭嘴了。抱歉!

                  2005年4月6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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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知道是为什么抓你回来吗？”

    “知道。”

    “那你就赶紧的，坦白从宽吧！”

  “是不是我上回宰那几个人的事儿让你们查出来了？”

  “你别跟我得瑟！在这里还敢穷装，惯得你皮子紧了是不？”

一个满脸横肉自称是便衣的家伙，龇牙咧嘴地对着我，听见我一说

话他就想冲过来，我还真不明白他到底想干什么，更不信他敢打我，吓

唬谁哪？！我也没犯什么事儿，再说我就是犯什么事儿了，这年代也不流

行严刑逼供了。眼面前儿他要真动我一下，我非装一把混蛋无赖，求我

祖宗也不给面子，就把这儿当家，但事实上我虽然不是什么正经货色,

还真不是无赖。旁边一个白净的小警察过来把他拉了回去，他坐到后面

的沙发上眼睛瞪得跟一块钱硬币钢一样滴溜圆，脸上的肉都在颤抖。白

净的小警察坐到了我的对面，这小孩儿长得干干净净文质彬彬的，让我

看着还贼喜欢和顺眼。他一只手上捏着一个蓝色的本夹子和一支笔，坐

下后先把本夹子打开了，然后拿着笔好像想在上面写点儿什么，但想了

一会儿抬头看了看我，又把本夹子和笔都扔到旁边儿的桌子上了，之后

向前挪了挪椅子和蔼地对我说：“跟你直说了吧！其实你也没什么事儿，

实在没办法我们才把你带回来，这几天我们这里的电话都快爆了，都是

告你那破公司的，你们招留学生根本也没有批文，这是犯法的你知道

吗？”

“能罚多少？”

“这个我不大清楚，得上头做决定，但是我估计最少也得几十万。”

“你们抢银行不犯法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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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刚刚跟我一阵叫唤的便衣“噌”地一下又站了起来，他满脸涨

红，对着我又是一顿臭喊：“你个小犊子！我不削你真不行了！把你惯

出脾气来了！”我坐在那儿边笑边看着这个没智商的蠢货，他也就是没

事儿瞎诈唬，一个劲儿地傻吹，没人拉着他也未必敢打我。那个白净的

警察又起来了，像拖死猪一样拽着他。我开始不喜欢这个白净的小子

了，贼碍事。让他打我，他还以为是那万恶的旧社会哪！要论法律我未

必比他懂得少，只不过他用来鞭打别人，而我用来防守自己，说白了就

是目的性和实用方式不同罢了。还有我也就是有时候爱头脑一热什么

乱七八糟的都忘了，但至少我现在是出奇的清醒和理智的，可能是在这

个特定的场合内的原因。当然这时我还是渴求着这个傻老爷们儿打我，

他要真打我了，那点儿罚款我就名正言顺地有着落了。可他还是坐回了

那个破椅子上，真是个孬种，气死我了。说实话我真就没把办这个当成

一回事儿，即使是交罚款也根本没有这么夸张，根本不可能像那小孩儿

说要几十万就几十万。他们惯用的手法是比比画画吓唬蒙你，一直到你

开始胡言乱语为止。其实对我他们根本就不用吓唬，就现在这点事儿有

啥我肯定就说啥，没必要闲扯些用不着的，刚刚我就是想逗逗那个跟我

张牙舞爪的家伙。白净的警察等气氛平息了一会儿接着说：“认交罚款

吗？要是认的话，我去跟我们领导说一声争取少罚点儿。”

“谢了，没有，等我挣够了再给你们行吧？我能抽根儿烟吗？”

白净的小警察也气得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想了想还是从抽屉

里拿出一包黄山，很不情愿地扔到桌子上。看着他那极度委屈的表情，

我没搭理他也没动他扔在桌上的烟，而是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我秘书

张娜。这个傻丫头刚刚吓傻了，现在肯定还在我车上等着我。她接起电

话的时候我听她的声音都还保持着颤抖的状态，我安抚了她几句，然后

告诉她把我车后备箱里的烟都给我送过来，就马上放下电话了。刚刚我

打电话时那个便衣的表情贼可爱，像饿疯了的野狗，两眼冒着烈火向我

喷来，可中间这个小警察的铁栏太牢固，他就是吃不着我这块肥肉。呵

呵！我冲他笑了笑，估计他马上就要疯了。我坐在那里老实地想了一会

儿，突然想起了点儿什么，然后抬起头，看着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现在也

不是正气儿了的小警察，我笑着语气平和地问他：“你们还抓谁了？”

“你的那个副总，在隔壁哪！他说这事儿跟他没关系，可是营业执

照是你们俩的名，所以他怎么说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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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跟他没关系，他懂个六啊！你们把他放了吧！我在这儿认拘

留，最多也不过几个月的事儿。”

“这事儿还轮不到你说了算。”小警察听我这么一说也给我撂了个

黑脸，同时眼睛也白了我一下。

这时张娜怀抱着十多条中华烟风风火火地跑了进来，这个傻丫头

可能是吓坏了，连个袋子都没拿，这里的人肯定得以为她来公开犯错

误。她把怀里的烟稀里哗啦地放到桌子上了，然后一声不吱地站在一

边，低着头贼眉鼠眼地看看我又看看那两个警察。我把她套在手指头上

的我的车钥匙拿了下来，之后告诉她回家等我电话。她又站在那里可怜

巴巴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不敢抬头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一样迈着小快

步走了，其实我心里清楚她还是挺珍惜这份工作的，生怕我真犯了什么

事儿使她无处容身。她走后我拿起桌上的一条烟拆开，掏出了一包抽出

一根，点上了，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我一包够了，剩下的放在这吧！

等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再到这儿来抽。”听我说完两个人都不说话，互相

看了看，可能也没收惯什么礼，再一个，在这里边儿我这样做，他们肯

定也有点儿胆怵的，所以两个人都满脸尴尬地没动。安静了一会儿之

后，白净的小警察恢复了他和蔼的语气接着说：“其实你这事儿不大，

充其量也就是个非法经营，还没构成诈骗。但你要是硬挺着不交钱也肯

定不能放你，你要是认识上边的人跟他们沟通一下，少罚点儿也就没事

儿了。”

“哥们儿，我领情了。这点事儿我没必要求人，送哪个看守所我都

认。不用给我操心，我习惯了。”

“那我们没办法了，尽量给你说说吧！你小子够倔。”

他们俩互相使了个眼色就都出去了，那个便衣现在的目光相比刚

才倒是友善了一些，看了我一眼，跟我是他亲戚似的。我坐在窗口的凳

子上靠着身后的暖气，把头躺在了窗台上，眼睛向远处看去。天空在头

上蓝得透彻，有几片黑云从天边向我的头上飘来挡住了烦人的太阳。长

春的这个春天显得有些温和，一切都静悄悄地无声无息地在改变，一眨

眼儿的工夫街道旁边的那些冷冷清清干干巴巴的白杨树，就偷偷地钻

出了一些绿色的小芽。往日洁白纯净在阳光下贼刺眼的白雪，现在堆积

在四处，埋汰地变了颜色，黑糊糊的。它们的生命也接近了尾声，如果

你相信人除了活在这个世上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生存状态，那么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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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人一样被无奈地化成了干干净净的清水，从它们的身子底下静静地

溜达出来，可能它们的生命也同样接受着又一次的净化，纯净透明了之

后一样还得滋润着我们。小风在这个春天里清幽幽地飘，总能让我傻了

吧叽地想到漂亮女人的那双白白的嫩嫩的温温的双手，在轻轻地抚摸

着我们的皮肤表面，舒舒服服的，贼过瘾，有时心里还能稍微一颤，浑

身一缩打几个漂亮的小哆嗦，挺爽。

春天的到来，一切破破糟糟的东西都意味着改变，要不怎么总有傻

瓜说万象更新哪！但对我来说变化的前方到底是好是坏就无法预测了，

是无尽的恐怖的黑咕隆咚，还是风光无限飘荡的美丽也都无所谓了，美

丽的梦想在我心里早已经模糊得不成定义了，看不到找不着，太遥远了

可能在月球上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小星球上晃荡着，让我总是无法找到

轨迹去追赶，即使有小道儿让我去走我也嫌累。铺天盖地的风雪在这一

年里飞了，但它还会跑回来，回来之后依然会再一次铺天盖地。

02》》》

  “刘正国！刘正国！刘正国！”我大喊了三声都一丁点儿动静没有，

刚刚小警察还说他也在隔壁，可能真的听了我的话已经把他放了。这个

山货，昨晚我在家刚给我小娇妻交完公粮，这厮来电，说在家里烦闷难

耐，需我陪之，前往一胜地。他能有什么胜地，无非是些破烂场所，记

得高中开始他找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一律是安全场所，所谓的安全场

所就是以一小吃部为掩护的埋汰的地下秘密鸡店，而且还需要暗号。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次我被他强行拉去，路上告诉我到了那里如果

有人问我吃什么，我一定要答“鸡屁股”。还告诉我这是暗号，没把我笑

死，一直到一个小吃部的老板娘问我要吃什么的时候，我还在吭哧瘪肚

地笑着，幸亏他是熟客我才得以入门。老板娘拿着一大把钥匙带着我们

向后院走去，先打开一个我以为是仓库的门，进去之后有个木质的破烂

楼梯，走下去出现一个大铁门，我在看守所也没见有这么坚固的大铁门

还有那把夸张的大锁。这么隐蔽的地方还弄得这么严密，完全是脱裤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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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屎，不知道这到底是防谁，挺有意思，当时我就想可能倒卖可卡因的

也没这么复杂。进了铁门之后豁然开朗，身旁两排每间也就能躺下两个

人大小的个人工作室，里边清一色是半老徐娘。他倒是快，进去之后直

奔他的目的地，我只有看看再研究，探头往一个小间里边一看，吓死我

了！一个似鬼非鬼的老女人用力地咳着痰，还冲我招手。去个屁老丫子

的吧！什么东西！我随即看到一个没理我的躺在那里睡觉的女人，我嗖

就钻进了那间里，在外面再呆一会儿我都得吐出来。那个女人醒了看了

看我也没有多大反应，拿个小盆走出去打了盆水回来，然后把门拉上，

啥都不用脱就蹲在那儿开始洗她的固定资产。刘正国跟我说过一首七言

绝句，“固定资产随身带，俩腿一劈一百块，洗巴洗巴还能卖，造福男人

谁都爱。”可是眼前这东西，头发零乱如草，皮肤枯干如树，乳房垂下如

条，两条乳房之间肚皮松散如沙皮狗，不用说“碰”了，看一眼都是勇士。

我掏出两张票子扔在那儿，赶紧跑到铁门旁边抽烟去了。出来后刘正国

问我给了多少小费，我说两张。那混蛋傻了吧叽地硬要打车再回去把钱

要回来。原来那里只要我给的四分之一就够了，完完全全一个农村公共

小茅楼。后来刘正国就有了个外号叫老狗，“老”乃他的本相，“狗”交配

之时执著到底，即使你用棍子打也未必能分开。所以刘老狗跟他绝配。

不过昨天晚上我们到的地方还算对我心意，一个小酒吧客人不多，

乐队现场伴奏，客人在舞台上任意嚎唱。一进那里他就飞快地蹿到上边

儿嚎叫他那首《男人哭吧不是罪》去了，最近这首歌成了他的主打歌，

走遍八方惟爱此歌不放，跟李白爱酒一个劲头，但人家李白是条真正的

汉子，他就差了点儿。他唱起来一顿一挫真有点儿狗叫的意思，有几个

客人已经忍受不了起身走人了，我只有尽量不去听，就坐在那里自己

喝酒。几杯伏特加下肚之后我自己想唱的欲望是越来越强了，看着他在

台上的样子，丢透那娘家人的人，我跑上去把他推下去了，我站在那里

开始唱。说实话前些年我在我们这帮子里只要唱歌，我就是真真正正实

力派的麦霸，还有我的英文比较地道，一来点儿洋味儿的他们都傻，一

个个眼珠子瞪得溜圆就是不懂啥意思只能无声地敬佩。那时候我们常

找个练歌房直接包场子，然后一人一个包房傻呵呵地抱着个麦克站在

包房门口，把门一开，一个个地对着外面一顿爆喊，那才叫唱歌，就是

一个爽，结果一般情况下第二天能说出话来的没有几个。昨晚上我上台

后先来了几首英文歌，之后四面掌声顿时大起，我虚荣心得到大大的满

足，顿时觉得信心倍增，接着倾情唱起了曾经最拿手的校园民谣。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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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断断续续一直唱到后半夜三点多，最后一首高晓松的《青春无悔》唱

到一半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傻了吧叽的怎么了，突然有种流泪的冲

动，忙扔了麦克拉着老狗离开了。

“不忧愁的脸是我少年，不仓皇的眼等岁月改变。”高晓松这歌词

写出了岁月在我身上留下的伤痕。现在的我虽然说不上忧愁，但脸已苍

老。眼神虽不仓皇，但已经丢了许多执著与感动。

开车回到小区门口时，小区门已经关了，门卫在里边睡觉，我用力

地按了几声喇叭。他眯着睡眼骂骂咧咧地出来，一看是我，马上眼睛睁

得老大笑嘻嘻地对我说：“韩哥回来啦！”我朝他点了一下头过去了。这

小子以前成天吊儿郎当的，一副十个不服八个不愤的小样儿，有一次大

飞来我这儿，他拦门口不让大飞的车进来，把大飞气急眼了差点儿没撞

死他还赏了他一大巴掌，从那以后他看见我们就像见了亲爹一样。回到

家里我的小娇妻还没睡，正在床上看着电视，瞅见我进屋的第一句话就

是：“看人家夫妻俩多好！”

“嗯，是够好的。”

“什么是够好的，你知道我说谁呀？”

我往电视上一看，是中央台的《艺术人生》嘉宾冯导和他老婆，然

后对她说：“不就是他俩吗！一个像老头一个像农村大傻妞。”

“哎！你说你当初接着搞电影多好，弄好了现在也是个名导，那我

们不也能像他们一样幸福了。”

“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不幸福啦？像他们哪儿好？你可以说这老

头导得好也可以说那大姑娘演得好，我可不想这么早成老头，你喜欢傻

妞你自己慢慢使劲吧！”

她趴在我身边盯着我的脸贱兮兮地说：“老公，跟我说说你当初在

电影公司干得不错正有发展怎么就不干了？”

“累了，睡觉。”

“跟我说说嘛！”我懒得理她，她还不依不饶。

“我他妈说睡觉，你听见没？！”

这个小家子女人，非等我不耐烦发脾气时她才能安静会儿，我躺在

那里一时之间也睡不着，脑袋里转了转想了想，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住了

也快有二十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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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上个月我公司公开招聘一名部门主管，原因是以前我得力的部下

休产假，我实在没办法了，因为理由太刁钻让我无法挽留。但这人的工

作没人干了，于是后来就招来了这个小女人。第一天她来面试我就发觉

她看我的眼神不对劲儿，是暧昧淫荡的那种，后来想想这么多应聘的

就她研究生毕业，样子又让人看了非常舒心。小瓜子脸大眼睛标准的鼻

子配套的嘴，反正就是不错，即使当个花瓶她也是最合适的一个。我思

想斗争了一会儿，最后决定留下，最多我使使劲挺住就得了，对我来说

也不是多大的事儿。后来她上班后的有一天，我看见她在厕所门口抹眼

泪，我以为她在公司里受了什么委屈，作为老板我理所应当询问一下原

因，她抽泣着使了半天劲儿说她失恋了。当时我一听差点儿没忍住直接

乐出来，我一直傻了吧叽地认为能为失恋流马尿的男人或女人，心里肯

定有一小块净地还未被污染，也就是还能有那么一点儿纯洁。所以后来

我就放了她的假，准许她回家带薪休息，闹心够了眼泪哭干了再回来上

班。其实真实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最烦女人在我面前哭，看着就闹心，

当然有些人肯定会除外的。大学的时候，有个傻女人在我面前哭哭啼啼

了一整天，原因就是因为我一个月没去看她。结果那天晚上跟别人打架

在派出所呆了三天，差点儿没把我老爸气背过去。

那天晚上我们一群人在剧院正看二人转，魏三演一傻子罪犯，一女

警问他：“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魏三低着头缩着脖子答：“知道，坚

强罪。”女警大叫：“什么？”魏三一副猥亵的死样儿傻笑着说：“说反了，

是强奸罪。”我们这一帮人被逗得哈哈大笑。这时我的电话在兜里哆嗦

个不停。

我走到外边接起来问：“哪位？”

“是韩总吗？”

“对，我是韩雨山，别叫我韩总，听着别扭。可否告知您大名？”

“哦！我是陈小书。呵呵呵呵！”

“陈小书？您又可否告知我是否与您相识？”

“呵呵呵呵！就是你们公司的新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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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她，而且她的声音元素里一丁点儿失恋的迹

象都没有，接着一丝诡异的想法在我的脑袋里顿时冒出，就是这女人我

得注意。我接着说：“不好意思，这里太吵，我没听清，不过即使听清我

也不会知道你就是那个我的新部下。对了，你不是失恋了吗？在家休息

得怎样？好了就该上班了，要不然一个产假一个失恋假，我公司该改成

妇女慈善协会了。”

“韩总，我想喝酒，你可以陪我吗？”

“我正和朋友们在一起。你要不怕他们吓着你，你就过来吧！不过

有一点，不许哭。”

“和韩总在一块儿我还怕谁，我不会哭的。”

“还有一点，小书，你叫我雨山或者韩哥都行，下班之后我好不容

易可以从那个破经理翻身至我本人。”

回去之后二人转正好休场，我叫上他们赶紧离开。我们一行五辆

车一辆一辆地开走，就我一个本地产破捷达。凤凰城一天二十四小时名

车展，长春这个小破地方，有钱人好像就那么几个地方能显摆他们那点

臭子儿，这里算上一个，再有就是新开的那几个豪华的洗澡堂子了。我

也是个跟他们一样的俗人。更没办法的是大飞、于凯、老太太、红孩儿、

王齐、老狗、少将、威子，都是些爱穷装摆谱的人，吃饭就喜欢这儿，其

实想吃海鲜哪儿不是一样，都是从海里捞出来的活蹦乱跳的，除了臭的

就是腥的。进去之后我们一彪人马围了张大桌子坐下了，大飞拉着服务

员挥着个大爪子吵吵嚷嚷地点菜。我向窗外看去，金黄色的暮色中，一

个女孩穿了个黑色长裤不过下半部分被一双深黄色大马靴裹在里面了，

上身是比较肥大的黑白相间的长袖高领衫，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小背包，

头发挽起在脑后卷成一个小馒头，身上再没有其他的装饰，有一种自然

的气质飘荡出来，姿色优雅皮肤白净一步三扭地向这个门口走了过来。

我正看着外边，老太太就凑乎到我身边顺着我的视线也向外边看去，脑

袋靠在我耳边淫贱地说：“愣个屁神儿，喜欢！喜欢你直说，我去帮你

拿下。”

我转过头瞪了他一眼说：“滚犊子你！这个我认识。”

“别总傻吹，这妞不错，像个正经白领。我告诉你这样的我看多了，

但是干得更多。表面高贵大方风情万种，背后……”



9

老太太还在那里哇啦哇啦叫着，我根本拿他不存在，已经起身去接

那个女人了。到门口我冲她点了一下头把她迎了过来，看来她真的很高

兴，看见我面带笑容地晃了晃身子亲切地叫了声“雨山”，当时我身子就

是一颤，立马发现我仁慈地叫她改这个称呼百分之百是错误的。我领着

她走到我们的桌前跟这帮混蛋说：“各位，这是我们公司新就职的高级

知识分子，现屈任雨山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主管的陈小书同志。用

我老妈的话来讲这些都是我的狐朋狗友。一会儿你们自己介绍吧！”这

帮大老爷们儿一看有新的美女到来，眼神都不对了。老太太倒是识相，

赶忙起身把旁边的椅子拉了过来，嘴里还在跟我嘀咕着“你他妈真认

识”。小书落落大方地坐下。

小书坐下后说：“可以问一下各位哥哥怎么称呼吗？”

这时就见老太太一伸手大声喊道：“放心！这个问题太哥给你搞

定！”

这时诸位兄弟都在饮茶或是吸烟，听到“太哥”这两个字儿顿时都

喷了出来，只是有的是水有的是烟。大飞拿起桌上刚擦完手的湿巾向老

太太狠狠地砸了过去，嘴里还在骂着：“你他妈少扯，老太太就老太太，

什么狗屁太哥，菜还没上哪！你还想不想让我们吃饭了？！”

老太太又笑嘻嘻地说：“行！咱不整没用的，小妹妹才来，你他妈

的就不能文明点儿？现在我先从容易介绍的开始。我！这帮犊子都称

呼我为老太太，所以你也就随他们叫吧！大力出租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这是我的名片。”

小书接过名片看了看似乎很惊讶地说：“啊！大力出租车公司就是

你开的！我知道在街上好多出租车都是你的，随处可见，车上都印着大

力出租车公司，其实你不用给我名片，我想找你了到大街上看一眼就知

道你们的电话了。还有，我还是叫你太哥吧！因为我不想成犊子。”

“哈哈哈哈！你这小妹妹还真有意思，爱叫啥叫啥吧！不怕他们揍

你，你就叫太哥吧！其实也没什么，长春也就一半出租车是我的……”

嗯？嗯？嗯？嗯？嗯？满桌的人都在瞪着他发出这样的声音。原

因是他一吹起牛皮来要是没人制止，一会儿他就把地球放在头下当枕

头睡了。

老太太接着说：“不好意思，开始入正题。韩雨山这个混蛋就不用

介绍了，你们的老总，至于他的光荣事迹埋汰历史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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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说。接着下一个，此人少将，你可千万别认为他是我们可爱的人民

子弟兵的领导，有个抗洪抢险什么的他准第一个跑。他是姓程名少将，

是个派出所的小所长，但别看他是所长，你把他当正经人他自己都不愿

意，所以你就把他当成个山货就对了，对不起各位，我又说废话了。”

少将指着老太太说：“老太太，你完了，明天让你那些破出租车别

上街，要不然我见一个抓一个，一个关他个几天就放，非赔得你连毛都

不剩。”

之后少将又站起身对小书说：“你好，我叫程少将，但这辈子少将

恐怕是当不成了。以后有事儿可以找我，这是我的名片。”

少将这人警校练的几年没白练，有的时候还是能装出个正经样，

老太太就知道瞎白话。少将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和小书握了握手，然后坐

下了。

“噢！下一位，大飞，原名徐飞。省内有名的散打教练，别看他头

发那么长，别人想抓还抓不住，所以你千万别惹他，他贼他妈残忍。还

是我比较温柔，看过电影古惑仔吧？你看那形象，他就是那贼恶心的大

飞，不过人家都说我像陈浩男，要论性格我还是比较像赵山河。哈哈！

他职业很难介绍，偷鸡摸狗啥都干，说直点儿叫他强盗是一点儿都不夸

张。”

老太太看见大飞瞪着他，赶紧收嘴。要是没小书在，老太太今天别

指望走回家了，五体投地是一定的，牙都让大飞给打没了。小书朝大飞

温柔地笑着点点头说：“大飞哥你好！”大飞连看都没看，嗯了一声。我

了解大飞，要不是我带来的女人，以他的脾气早一把掀了桌子，走人了。

“这位是于凯，凯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总，简单又直接地形

容，就是个特有名的包工头。”老太太接着介绍。

对于凯，老太太不敢胡说，于凯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是最沉着稳重

的一个，初中毕业就接老爸的班干起了建筑，之后的几年事业猛进金钱

滚滚来，现在怎么也有个几千万。去年花了二百来万买了个正道的奔驰

600，这些人劝他整个走私的算了，可他根本不理。跟我们在一起，大家

都有种感觉，他好像是我们这群人的老爸，就是有时比较放纵我们。他

不赌不嫖就是爱喝点儿酒，这些年这些人，有一部分都是靠他接济起来

的，所以都在心里对他有那么一点儿默默的尊敬。

于凯站起身像大哥的样子说：“您好，我们这帮朋友都比较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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